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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表达: 冯小刚电影中的

佛教元素与佛教情怀
王　 艳

摘　 要: 冯小刚的存在于中国电影的发展无疑是独特的和极具研究价值的。 在众多的阐述视域中, 佛教

不啻为对其人其作进行深度解读的重要维度, 但也是迄今为止尚未被充分重视的维度。 2000 年以来, 冯小刚

电影中带有鲜明 “佛教意味” 的视听艺术创作渐成自觉, 至当下已经显现出了不可忽视的风格魅力。 而其

中, 佛教元素的传播和佛教情怀的表达不仅可以成为探讨佛教文化对冯小刚导演艺术影响的重要层面, 而且

能够由此窥及到当代中国电影文化中多元思想的存在与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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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冯小刚的贺岁电影 《私人定制》 炒着 《甲方乙方》 的 “剩饭”, 收获了 7 亿票房和众多影评

人的口诛笔伐。 如果单从艺术创新和超越的层面来审视, 《私人定制》 显然有足够的理由成为 “众声” 批

判的靶子, 但如果从信念和情感的角度来看, 《私人定制》 则依然凭借着 “成全别人” 的美好愿景, 再现

和延续了冯小刚自 2000 年以来贺岁大片的人性温暖。 而这种 “人性温暖” 与电影旨趣的雅俗无关、 与电

影形态的独特与否无关, 仅仅与导演自身的精神世界有关。
在最新随笔集 《不省心》 中, 冯小刚对自己已经过世的母亲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 他说母亲 20 岁时

就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孤身一人来到北京, 婚后又失去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女儿, 35 岁时离婚, 45 岁时身

患癌症, 57 岁患脑血栓, 从此长达 16 年瘫痪在床上。 亲身经历其中的冯小刚由此深刻体味了世间存在的

种种 “无常”, 也看到了人活一世的艰辛与愁苦, 因此他在母亲的挽联上写下了 “妈妈辛苦了, 您老休息

吧” 这样饱含悲悯和解脱意味的话语。
如果说对 “人性温暖” 持续的影像歌颂与冯小刚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密切相关的话, 那么对佛教的

天然亲近与自发体认, 则逐渐促使其将 “大同情” 融入都市平民题材中, 并以 “含泪的微笑” [1] 加深了

对其电影创作人文思想主题的开掘。 一个时期以来, 冯小刚电影中的佛教情怀和佛教元素呈现得日益直接

与丰沛, 让观众可以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佛教对于一名电影导演及其艺术创作的深刻影响。

一、 佛教: 解读冯小刚电影的重要维度

从影至今, 根据电影题材和类型的不同, 冯小刚的电影历史谱系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三个时期、 两次转

型 (见下图)。 当我们检视这种电影创作上的分野时, 不难发现背景信息正好对应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巨大

变革和冯小刚将个人的佛教信仰积极转化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实践行为。 一方面, 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正

在经历深刻社会转型的国家通常都会面临精神价值的缺失和信仰重建的严峻考验, 这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已

被反复证明; 而另一方面, 从宗教的社会功能来看, 宗教 “可调适人的心理功能、 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
调适人与社会的关系、 调适国内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 调适国际关系和调适人际关系” [2]。 如此, 当代中

国的社会现实语境成全了冯小刚 “以佛教理念来完成电影济世” 的理想和愿景。 事实也的确如此, 佛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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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因子如影随形地伴随了冯小刚电影艺术创作的不同阶段, 而且其中的内在关联也是逐渐加强的。

转型与分期 代表影片

都市的、 草根的、 平民的 (1997—1999 年) 《甲方乙方》、 《不见不散》、 《没完没了》

人性的真实与人性的欲望 (2000—2006 年) 《一声叹息》、 《大腕》、 《手机》、 《天下无贼》、 《夜宴》

战争、 天灾、 人祸 (2007—2012 年) 《集结号》、 《唐山大地震》、 《非诚勿扰 2》、 《1942》

　 　 (一) 与佛教结缘

在早期贺岁片时代, 冯小刚在都市平民题材影片中更多地表达了普世与普适的价值理念, 佛教作为内

在支撑隐约其间。 而到了世纪之交, 特别是到了 《天下无贼》, 冯小刚自己开始承认, “原著中仅仅靠人

的善良来拯救世道人心, 太没有说服力了, 只有信仰才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 这种承认导致的直接结果

就是冯小刚电影对佛教的呈现越来越有力量。 “如果说 《手机》 中冯小刚是打了世人一个大嘴巴, 然后自

顾自跑开的话, 那么 《天下无贼》 里, 冯小刚则第一次用自己的方式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答案”,[3] 这种答

案中的智慧正是来自佛性的开启、 佛教的滋养。 而从 《集结号》 开始, 冯小刚电影中的故事被自觉注入了

更多宗教的、 特别是佛的光芒, 直到 《1942》。
(二) 佛教成自觉

“作品即人”, 在当代中国电影导演中, 冯小刚不仅虔诚地信仰佛教, 而且其执导的电影作品也被学界

认可是 “懂佛教的”。[4] 具体来看, 佛教文化对于冯小刚电影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对 “度脱众生” 的精神

追求, 而非单纯意义上的 “禅意境界” 的美学营造。 因此, 在冯小刚的电影中, 佛教并未仅仅停留在情感

寄托与观念信奉的层面上, 而是直指行动层面上的身体力行, 直接 “于苦恼死厄处” 向世人发出警醒, 促

其觉悟, “离苦得乐”。 这或许也是冯小刚在戏里戏外都颇为 “不省心” 的真正缘由所在。 冯小刚以 “电
影” 传播 “佛理”, 以 “讽刺” 劝人 “解脱”, 体现了某种难得的社会责任感。 佛教认为, 现实生活是一

片苦海, 而化解人世间所有的烦恼、 痛苦和争斗的唯一途径便是彻底放下贪、 嗔、 痴的缠缚, 求得精神的

绝对自由。 反观冯小刚的电影, 特别是 《甲方乙方》 和新近的 《私人定制》, 便是将贪、 嗔、 痴放大后聚

焦于形形色色的人物上, 以 “圆梦” 和 “成全” 的戏剧方式让观众深刻领悟 “烦恼即菩提” 的真意所在。

二、 冯小刚电影对佛教元素的传播

毋庸置疑, 在十余年的导演生涯中, 冯小刚对于电影类型的实验从未间断过, 其电影作品的艺术品格

和商业价值更是持续碰撞、 磨合。 但在这种多元、 复杂的追求的背后, 冯小刚个人信仰的主线却是越来越

明晰, 并呈现出了由 “道德信仰” 而 “宗教信仰” 的发展轨迹。 作为 “人类最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和

“人格最完整的实现”, 信仰为每个人的人生提供了 “一种高扬精神价值、 纯洁净化心灵的终极目标”。[5]

尽管我们无法确认冯小刚的佛教信仰之路缘起何时, 但我们却能够在其电影中感受到他是怎样由道德层面

的人文关怀升华至宗教层面的悲天悯人, 这是电影之路, 也是信仰之路。
(一) 电影主体

在早期贺岁电影里, 冯小刚最乐于 “讲述小人物的无奈、 快乐、 悲伤和追求”, 而这些小人物又 “都
是活在那个时代, 活在特定时代的符号之下, 活在这鲜活的历史中。 这些关乎时代和时代中普通人的故

事, 都散发着深厚的人文关怀”。[6] 进入新世纪, 冯小刚开始将电影主体转向都市生活中的普通人, 并以

影像的方式揭示出 “烦恼即菩提” 的哲学意味以及 “活着就是一种修行” 的朴素的宗教观。 到了电影

《天下无贼》, 观众便发现了冯小刚电影中出现了对上述草根、 小人物、 普通人的救赎主体, 这便是 “傻
根” 的人物形象。 冯小刚为傻根设置了 “修庙的孤儿” 的身份信息, 并在他的身上赋予了宗教的力量。
在电影中, 冯小刚将傻根的存在意义与 “佛的使者” 并置, 用自己的信仰在无形中感召、 教化和打捞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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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迷失了的灵魂。
(二) 电影主题

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审视, 冯小刚在相关电影主题的设置上总是或多或少地蕴含着因果性、 救赎性和

超越性。 在 《唐山大地震》 中, 大地震只是给了观众情感共鸣的一个基础, 一位母亲痛苦的两难选择才是

日后因果生成的根源所在。 “23 秒 32 年” 的宣传语, 实际上蕴含了冯小刚关于人性救赎的一种态度, 只

有擦掉时间的灰尘才能抹去心理的阴影和伤痛。 佛教讲 “度人”, 冯小刚试图以他的电影为载体让受到命

运捉弄的人得到精神上的解脱, 这既是治愈心灵伤痛的大功德, 也是导演自身对 “自度” 与 “度人” 的

艺术践行。
除此之外, 冯小刚的电影如 《大腕》、 《非诚勿扰 2》 等还表现出了对于 “葬礼” 这一生命仪式的呈现

偏好, 尽管其对死亡报以了幽默、 调侃、 反讽甚至是荒诞的态度, 但观众透过一场场 “人生告别会” 的解

构仪式, 是能够读出导演蕴含其中的对于 “生、 老、 病、 死、 怨憎会、 爱别离、 求不得” 等人生诸多苦难

的忏悔与反思。 这种思考显然来自佛教的教义与理念, 从中传达出冯小刚强烈的劝世心理。 而谈到超越

性, 便不得不提到冯小刚的 《天下无贼》, 这部电影里不仅充斥着各种佛教的符号, 如拉卜楞寺、 佛像、
降魔杵、 虔诚的礼佛等, 还通过对善恶有报思想的敬畏和信奉完成了对主人公命运走向的归置。 在这里,
支撑角色改邪归正、 从贼变成好人的除了佛教的善恶观, 还有人性在佛教感召下的自我超越, 影片结尾也

以新生命的孕育肯定了这种超越性的意义。
(三) 电影音乐

必须承认, 冯小刚电影的音乐不仅具备很高的流行性和传唱性, 其艺术性和思想性也非常值得称道。
在商业贺岁片时代, 冯小刚在道德层面上的诉求集中体现在了电影 《甲方乙方》 的片尾曲 《相知相爱》
的歌词中: “经历的不必都记起, 过去的不会都忘记。 有些往事, 有些回忆, 成熟了我, 也就陶冶了你。
相知相爱, 不再犹豫, 从我们目光相遇的那一刻起。 相知相爱, 不再犹豫, 让真诚常驻在我们的心里”。
这样的歌词不仅传达了爱和温情, 更传达了希望和对善的向往。 到了 《唐山大地震》, 冯小刚将佛教的仁

爱直接浸透到了叙事情节中, 当镜头扫过刻录着唐山大地震亡者名单的哭墙时, 《心经》 (其演唱者王菲

也是虔诚的佛教徒) 响起, 作为对 24 万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亡灵的告慰。 无独有偶, 在电影 《非诚勿扰

2》 中, 片尾曲 《最好不相见》 的歌词也是改编自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诗 《十戒诗》, 使这样一部

带有浓重商业色彩的贺岁电影具有了形而上的宗教气质。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 《1942》 中的安西满有多段混合了豫剧和弥撒演唱风格的天主教 “牧师唱词”,

对灾民 “异教徒” 们表达了强烈的想要救赎的心情。 但电影的最后, 观众们却看到了一个乡下牧师、 一个

基层布道者向他所信赖和依靠的 “主” 发出了绝望的呼喊, 宣告了自身信仰的彻底崩塌。 众所周知, 冯小

刚是信仰佛教的, 而上述情节的安排却不折不扣地揭示了信仰与生存之间存在的哲学困境, 这大概显示出

了冯小刚对于宗教信仰的更为深层次的思辨与感悟, 即人在宗教皈依中最终能够得到什么。
而在 《私人定制》 的结尾曲中, 导演冯小刚更是借电影音乐 《解放》 直抒胸臆: “背着欲望的行李

箱, 里面装满爱和善良, 向着信仰的那个方向, 还能画出自己的模样”。 一部喜剧电影, 冯小刚竟在其中

注入了 “信仰” 这样严肃而伟岸的思想, 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他在 《不省心》 中的一段话, 他说: “很多人

评论我的喜剧, 只有宁财神说中了要害。 他看出来我就不是奔着喜剧去的, 写的是我迷恋的日子, 是一种

活法。” [7] 想必冯小刚迷恋的日子与活法, 与佛教信仰中所描绘和想象的 “涅槃彼岸”、 “极乐净土” 相

仿, 也或者就是普通老百姓所向往和追求的 “幸福世界” 吧。
(四) 电影对白

冯小刚电影的人物对白历来是研究者争相阐释的对象, 其中的美学、 语言学意蕴更是会在一个时期内

以社会流行语的面目出现。 但在电影创作的不断转型中, 冯小刚有意识地赋予了电影语言以更多的佛教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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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使之具备了丰富的语义空间。 特别是在电影 《非诚勿扰 2》 中, 大段充满佛教典故和佛教用语的台词

使电影的整体风格更显佛意。 特别是在李香山人生告别会一场戏中, 体现佛教思考和影响的台词成为了亮

点, 比如: 李香山: “活着是种修行, …十分惭愧报告大家, 李香山此生修行, 没修出什么好歹来, 他太

忙了, 忙挣钱, 忙喝酒, 忙着闹感情危机, 把大好时光全忙活过去了。 ……” 友人问: “怕死吗?” 李香

山: “怕, 像走夜路, 敲黑门, 你不知道门后是五彩世界还是万丈深渊, 怕一脚踏空, 怕不是结束而是开

始。 ……死是另一种存在, 相对于生。 ……感谢各位装点陪衬了我的一生, 今天又送我一程, 你们的善,
你们的好, 我都记下了, 都拷进脑子里了。 我将带着这些记忆, 走过火葬场, 我没了, 这些信息还在, 随

烟散播, 和光同尘, 作为来世相谢的依据。”
除此之外, 在这场戏中, 女儿还为李香山朗诵了一首诗, 其中的 “你爱, 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的诗句更是以佛学的智慧探讨了爱与生命的重大主题。 可以说, 在这些电影语言中, 关于生与

死、 活着与修行、 今生与来世等的佛教理念浸透其中, 人物主体的情感空间和精神世界由此获得了充盈和

丰富, 导演自身的信仰追求也借着电影语言的载体而得以展现。

三、 冯小刚电影对佛教情怀的表达

有学者曾指出, “佛教意识影响下的电影艺术具有了强烈的人文性。 电影艺术的人文性体现在电影对

人的一种终极关怀。 佛教的目的在于人的拯救, 佛教是实现根本转变的一种手段。 所谓根本转变是指人们

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 ( 罪过、 无知等) 中彻底转变为能够在最深刻层次上妥善处理这些困扰的生活境

界。” [8]从这个意义来看, 冯小刚电影的佛教济世情怀是其电影艺术性之外的又一重要价值场域, 或者说

是更为重要的场域。 特别是在近些年的电影作品中, 随着电影主题向人性深度的开掘, 冯小刚开始有意识

地在电影视听语言中渗透自己的佛教情怀, 并以佛教的追随者、 思索者的姿态对观众施以潜移默化的

影响。
如果说贺岁片时代冯小刚电影中更多呈现地是那些假定性、 游戏感和可看性都很强的喜剧故事, 那么

随着 《集结号》 的问世, 冯小刚电影的悲剧意味在逐渐加重, 特别是对 “死亡” 命题给予了持久的关注。
在电影 《集结号》 中, 谷子地为牺牲的战友苦苦寻求荣誉和尊严, 以证明那些死亡的价值和意义。 在此,
谷子地以近乎偏执的言行完成了生者对死者 “正名” 的承诺。 而在电影 《唐山大地震》 中, 24 万人的罹

难与活下来的人的内心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强震 23 秒是何其短暂, 但余震的 32 年却带给人们永远无

法释怀的愧疚。 到了 《1942》, 天灾与人祸吞噬了一个个活生生但又极其卑微的生命, 在冰冷与绝望之间,
民族的记忆被再次激活。

佛教不仅从不忌讳死亡话题, 而且还会引导众生认识到人生诸苦 (生、 老、 病、 死、 爱别离、 求不

得) 是极为正常且不可避免的。 面对死亡, 佛教认为人要存敬畏之心。 由此, 我们反观冯小刚的电影, 这

种对于死亡的敬畏之心恰恰表现在其对 “幸存者” 这一群体的塑造上。 那些 “幸存者”, “谷子地” 也好、
“李元妮” 也好、 “老东家” 也好都无一例外地在透过死亡了悟死亡, 进而为存在寻找佐证。 这是生命必

须承受的, 也是生命难以承受的。 可以说, 冯小刚电影中正是 “由于多了一层佛教的视角和情怀, 使得某

些死亡场景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 因为绝望和救赎的缺失而自杀, 为了重生而涅槃, 庄严而虔诚的殡葬仪

式等等都表达出发自内心的神圣感。” [9] 简言之, “死亡” 命题使冯小刚电影增加了悲壮、 悲情与悲悯的

信仰质感, 更由此导致其电影出现了 “在人间” 还是 “在彼岸” 的寓言迷思。

四、 结　 　 语

回顾中国电影的历史进程, 不难发现佛教与中国电影的相互关涉、 相互滋养、 相互建构由来已久, 前

者对后者的持续影响更是延续到了冯小刚这一代导演中。 哈布瓦赫认为: “当提到某些名字时, 我们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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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到了这些名字超出物质符号本身的象征意味, 而且想到了这些名字牢不可分地附着在其上面的某些东

西。” [10] 今天, 当我们回顾冯小刚电影的整体创作时, 贺岁、 商业、 平民、 喜剧、 梦想、 人文……都已无

法囊括其人其作品的精神气质。 冯小刚, 不仅仅是一个对电影视听本体语言运用得心应手的成功导演, 更

是一个明确了自身宗教信仰的思想者。 比起在观念上认同佛教的李安、 陈凯歌等的电影作品, 冯小刚的电

影更具有一种宗教情感的净化力量, 正是这种力量促使他不断地将内心诚意毫无保留地献给观众个体、 民

间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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